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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在
寫
作
課
堂
上
，
學
生
常
問
這
個
問
題
：
﹁
在
行

文
中
夾
雜
方
言
，
可
以
嗎
？
﹂
又
有
問
：
﹁
有
些
報

刊
大
量
使
用
粵
語
，
或
者
港
式
中
文
，
可
以
嗎
？
﹂

我
總
是
這
樣
回
答
：
﹁
寫
作
有
方
言
，
為
什
麼
不

好
？
至
於
報
刊
用
上
粵
語
、
港
式
中
文
，
那
要
看
你
在
哪

間
報
刊
工
作
，
﹃
適
者
生
存
﹄。
﹂

學
生
反
駁
：
﹁
有
些
老
師
就
是
不
准
。
﹂
我
答
：
﹁
你

們
交
給
那
些
老
師
的
作
業
，
就
寫
純
正
中
文
吧
。
﹂
最

後
，
哈
哈
一
笑
，
還
是
說
了
那
句
意
味
深
長
的
話
：
﹁
適

者
生
存
。
﹂
學
生
再
問
：
﹁
用
上
這
些
語
言
，
很
多
人
都

說
不
利
於
傳
播
到
更
遠
的
地
區
，
沒
有
人
看
得
明
白
。
﹂

我
說
：
﹁
一
個
地
方
有
一
地
方
的
語
言
。
使
用
方
言
往
往

是
最
傳
神
的
，
也
突
出
了
那
個
地
區
的
文
化
最
精
髓
的
一

部
分
。
﹂

我
雖
然
這
樣
回
答
，
但
自
己
每
每
迷
茫
。
那
天
，
當
看

到
一
部
書
，
一
部
來
自
山
東
作
家
的
書
，
我
便
釋
然
了
。

那
是
張
煒
的
︽
小
說
坊
八
講
：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授
課
錄
︾

︵
北
京
：
三
聯
書
店
，
二
○
一
一
年
九
月
︶，
第
一
講
就
是

﹁
語
言
﹂，
其
中
有
一
段
﹁
方
言
是
真
正
的
語
言
﹂。
張
煒

說
：﹁⋯

⋯

語
言
既
然
是
用
來
表
達
心
情
和
思
想
的
，
那
麼

它
做
得
越
徹
底
愈
傳
神
就
愈
好
。
表
達
怎
麼
能
脫
離
地
方

個
性
？
這
個
個
性
一
旦
失
去
，
語
言
肯
定
要
變
得
貧
乏
無

味
。
一
些
只
在
當
地
才
使
用
的
說
話
方
式
，
往
往
是
最
生

動
最
簡
潔
的
，
不
可
能
被
另
一
種
語
言
完
全
取
代
。
﹂

這
真
是
中
的
之
言
！
張
煒
強
調
，
這
是
生
活
的
語
言
，

﹁
雖
然
未
必
所
有
讀
者
都
能
明
白
方
言
，
但
它
對
於
一
個
地

方
來
說
，
卻
是
最
有
表
現
力
的
。
﹂

很
多
作
者
寫
作
每
喜
用
﹁
翻
譯
﹂，
張
煒
說
：
﹁
從
方
言

到
普
通
話
，
中
間
其
實
也
有
個
﹃
翻
譯
﹄
的
環
節
，
就
像

翻
譯
外
語
一
樣
。
一
經
翻
譯
，
有
些
複
雜
別
致
的
意
蘊
就

要
失
去
了
。
﹂
可
是
，
為
了
使
自
己
的
意
思
傳
播
更
遠
，

更
大
範
圍
交
流
，
這
些
作
者
﹁
就
只
可
忍
受
一
些
損
失
，

忍
㠥
心
裡
的
痛
，
眼
睜
睜
地
看
㠥
它
變
成
另
一
種
語
言
。
﹂

我
想
，
與
其
﹁
忍
受
﹂，
何
必
要
﹁
翻
譯
﹂
？

我
看
傑
克
的
小
說
，
對
白
每
喜
用
方
言
，
有
時
是
粵

語
，
有
時
是
滬
語
，
極
符
合
說
者
的
身
份
。
不
過
，
為
了

傳
播
更
遠
，
有
些
作
者
就
來
個
方
言
註
釋
，
如
劉
紹
銘
的

︽
九
七
浪
遊
香
港
︾、
寒
山
碧
的
︽
還
鄉
︾。
傑
克
有
些
小

說
，
也
用
上
了
註
釋
。

最
後
，
張
煒
認
為
將
﹁
這
種
移
植
／
翻
譯
中
的
損
失
降

到
最
小
，
才
是
努
力
的
目
標
。
﹂
在
寫
作
時
，
作
者
在
心

裡
操
弄
一
口
方
言
，
而
落
在
紙
上
變
成
了
普
通
話
，
﹁
這

樣
一
個
自
我
的
、
悄
悄
進
行
的
轉
換
是
不
是
好
一
些
？
﹂

他
慨
歎
：
﹁
事
實
上
也
別
無
他
法
，
我
認
為
大
多
數
作
家

都
在
進
行
㠥
這
樣
的
勞
動
。
﹂
但
卻
﹁
盡
量
把
原
來
方
言

中
某
些
最
珍
貴
的
東
西
和
元
素
保
留
下
來
，
又
要
遵
守
普

通
話
的
一
些
規
範
，
服
從
大
多
數
人
交
流
的
需
要
。
﹂
否

則
，
結
局
只
有
一
個
：
﹁
讓
作
品
滯
留
在
一
片
狹
小
的
地

區
裡
。
﹂﹁
自
我
轉
譯
﹂
的
寫
作
者
，
多
矣
眾
矣
。
此
地
報

刊
遍
布
方
言
，
我
想
它
們
只
有
一
個
目
的
：
我
們
只
是
服

務
一
方
讀
者
而
已
！
管
他
什
麼
大
中
華
地
區
！

被
我
批
評
為
文
字
不
通
的
專
欄
作
者

︵
見
十
月
二
十
六
日
本
欄
︶，
後
來
忽
然
有

幾
篇
專
欄
文
章
文
筆
通
順
起
來
了
。
寫
作

的
功
夫
，
不
是
一
朝
一
夕
便
能
大
躍
進

的
，
所
以
我
很
懷
疑
那
幾
篇
文
章
不
是
她
寫

的
，
大
概
是
﹁
請
槍
﹂
了
。

到
了
近
日
，
她
的
﹁
原
作
﹂
又
出
現
，
仍
然

詞
語
不
通
。
且
再
來
當
一
次
文
章
病
院
的
醫

生
，
但
下
不
為
例
。
這
種
免
費
診
斷
，
也
要
告

一
段
落
了
。

她
寫
的
是
區
議
會
選
舉
的
事
。

她
寫
道
：
﹁
之
前
一
樣
有
登
在
本
報
的
另
一

個
調
查
﹂，
﹁
之
前
一
樣
﹂，
不
通
。
她
要
說
的

是
：
﹁
之
前
，
刊
在
本
報
的
一
個
調
查
報

告
﹂。她

對
泛
民
主
派
的
失
敗
，
寫
道
：
﹁
於
是
，

一
派
﹃
泛
民
﹄，
四
分
五
裂
之
餘
，
霎
時
只
見

七
零
八
落
。
﹂
泛
民
主
派
就
是
泛
民
主
派
，
為

什
麼
要
說
一
派
泛
民
？
﹁
霎
時
只
見
七
零
八

落
﹂，
指
的
是
甚
麼
？
她
的
意
思
是
要
說
，
泛

民
主
派
四
分
五
裂
之
後
，
潰
不
成
軍
。
她
不
懂

用
﹁
潰
不
成
軍
﹂
這
個
成
語
，
因
此
才
會
寫
成

﹁
霎
時
只
見
七
零
八
落
﹂
這
樣
別
扭
的
詞
語
。

﹁
香
港
傳
統
民
主
派
的
理
念
形
象
，
已
經
混

淆
得
無
以
復
加
﹂
，
這
不
是
﹁
混
淆
﹂
的
問

題
，
而
是
被
破
壞
無
遺
。

她
批
評
本
港
新
聞
界
﹁
完
全
是
一
副
心
有
所

屬
，
一
就
是
不
報
你
，
一
就
是
扭
曲
你
的
話
來

報
你
，
真
正
做
正
常
新
聞
的
已
少
之
有
少
﹂。

其
實
傳
媒
界
偏
幫
民
主
派
的
不
少
，
作
為
民
主

派
一
員
，
不
應
如
此
罵
盡
香
港
傳
媒
。
但
說

﹁
不
報
你
﹂、
﹁
來
報
你
﹂
不
通
，
只
能
說
﹁
沒

有
報
道
﹂
或
﹁
予
以
報
道
﹂，
﹁
報
道
﹂
不
能

簡
化
為
﹁
報
﹂。
至
於
不
報
道
你
的
東
西
，
為

甚
麼
就
不
是
做
﹁
正
常
新
聞
﹂
？
至
於
成
語
，

只
有
﹁
少
之
又
少
﹂
，
沒
有
﹁
少
之
有
少
﹂

的
。﹁

忽
然
出
現
涉
嫌
可
能
說
不
定
旨
在
﹃
㜚

票
﹄﹂、
﹁
由
失
驚
無
神
派
單
張
教
當
區
居
民
搭

車
﹂、
﹁
至
內
容
的
邏
輯
混
亂
、
烏
厘
單
刀
﹂，

這
些
句
子
，
才
真
正
是
邏
輯
混
亂
。
﹁
或
有
人

鍾
情
大
圍
磅
礡
的
人
權
、
法
治
理
念
﹂，
我
以

為
她
是
鍾
情
於
大
圍
地
區
的
選
情
哩
。

如
此
文
字
，
還
敢
於
批
評
港
人
的
﹁
中
文
水

平
，
真
教
香
港
人
汗
顏
﹂，
正
是
﹁
識
講
人
唔

識
講
自
己
﹂
！

﹁
你
收
㜴
六
千
蚊
未
？
﹂
已
成
了

近
日
城
中
熱
題
。
每
人
獲
政
府
派
糖

六
千
元
，
一
家
四
口
的
話
，
無
端
端

多
了
二
萬
幾
，
吃
喝
玩
樂
出
手
鬆

些
，
顯
然
對
疲
弱
的
消
費
市
場
多
了
動

力
。聖

誕
鐘
聲
已
近
，
冬
大
人
也
漸
近
，
氣

溫
下
降
有
需
要
購
置
寒
衣
，
多
項
因
素
有

益
於
百
貨
公
司
商
場
零
售
生
意
有
增
。
一

年
一
度
由
香
港
中
華
廠
商
會
舉
辦
的
工
展

會
亦
將
於
十
二
月
十
日
上
午
開
幕
。
愈
辦

愈
好
的
工
展
會
相
信
今
年
的
入
場
與
銷
售

成
績
有
增
、
﹁
丁
財
兩
旺
﹂
矣
！

時
光
荏
苒
，
兔
年
將
去
，
還
有
個
多
月

將
迎
來
龍
年
了
。
年
宵
攤
位
競
投
不
因
經

濟
低
迷
而
興
趣
降
，
一
個
熟
食
檔
竟
然
爆

冷
，
高
價
投
得
，
破
紀
錄
哩
。
除
了
因
為

憧
憬
﹁
派
糖
錢
﹂
到
手
有
利
消
費
市
場

外
，
近
年
樂
見
﹁
通
識
教
育
﹂
下
，
學
生

在
老
師
帶
動
下
，
投
得
年
宵
攤
位
作
創
意

實
習
，
誠
好
事
也
。

生
意
是
否
獲
利
倒
是
另
一
回
事
，
從
中

獲
得
實
踐
經
驗
其
實
已
是
﹁
賺
了
﹂。
每
年

擺
年
宵
攤
檔
是
否
賺
錢
，
很
大
程
度
要
得

助
於
﹁
天
時
地
利
人
和
﹂。
睇
天
行
事
至
關

重
要
。
年
宵
攤
檔
在
戶
外
，
若
果
天
不
作

美
，
除
非
拍
拖
小
兩
口
逛
花
市
高
唱
劉
家

昌
金
曲
︽
在
雨
中
︾
大
增
浪
漫
之
外
，
闔

家
歡
的
場
面
在
雨
中
會
減
。
如
果
冷
鋒
早

臨
，
年
花
錯
過
應
年
不
開
的
話
，
又
或
者

暖
流
早
來
揮
之
不
去
，
年
花
早
開
變
了
殘

花
時
，
花
農
和
檔
主
倒
要
喊
得
一
句
句
血

本
無
歸
了
。

面
對
市
道
不
佳
，
未
必
人
人
無
運
行
。

事
關
消
費
者
品
味
口
味
日
新
，
只
要
有
創

意
，
產
品
食
品
必
受
歡
迎
，
會
殺
出
一
條

生
路
突
圍
而
出
有
運
行
。
去
年
有
學
生
哥

攤
位
創
意
產
品
受
歡
迎
，
未
知
是
否
賺
了

錢
兼
賺
了
口
碑
及
信
心
對
來
年
創
業
有
鼓

勵
。
同
學
仔
一
起
做
小
本
經
營
，
從
選

料
、
買
貨
、
設
計
以
至
理
財
等
似
乎
在
書

本
未
必
可
學
到
，
難
得
有
機
會
實
習
營

商
，
自
我
增
值
之
餘
大
增
同
學
感
情
、
師

生
了
解
誠
好
事
也
。

看
過
︽
他
們
在
島
嶼
寫
作
︾
系
列

電
影
之
後
，
加
上
準
備
香
港
文
學
教

材
的
需
要
，
我
到
圖
書
館
重
看
了
多

齣
改
編
或
介
紹
香
港
文
學
的
電
視
作

品
，
包
括
八
十
年
代
的
兩
輯
︽
小
說
家

族
︾
和
一
九
九
七
至
二
○
○
三
年
的
四
輯

︽
寫
意
空
間
︾。
我
相
信
關
心
香
港
文
學
的

讀
者
都
會
記
得
以
上
的
電
視
作
品
，
除
了

推
廣
文
學
的
作
用
，
個
別
作
品
因
導
演
的

功
力
更
達
致
一
定
的
藝
術
水
平
，
很
令
人

懷
念
。

一
九
九
七
至
二
○
○
三
年
的
四
輯
︽
寫

意
空
間
︾
由
於
具
延
續
性
，
並
能
與
當
時

頗
為
熱
鬧
的
本
地
文
學
環
境
呼
應
，
在
一

般
觀
眾
和
學
界
都
達
致
較
佳
的
推
廣
效

果
，
但
十
分
可
惜
的
是
，
四
輯
之
後
就
停

頓
下
來
，
由
二
○
○
三
年
至
今
八
年
，
港

台
再
沒
有
拍
攝
這
系
列
的
電
視
作
品
，
早

前
所
達
致
的
推
廣
本
地
文
學
的
功
效
也
因

斷
裂
而
浪
費
。
近
月
看
到
台
灣
方
面
的

︽
他
們
在
島
嶼
寫
作
︾
系
列
電
影
，
更
讓

我
不
斷
想
及
，
香
港
也
有
製
作
文
學
影
視

作
品
的
歷
史
和
經
驗
，
卻
沒
有
充
分
發

揮
。﹁

斷
裂
﹂
似
乎
也
是
香
港
文
學
長
年
面

對
的
問
題
，
一
份
文
學
雜
誌
創
刊
，
或
一

家
出
版
社
推
出
一
系
列
文
學
書
籍
，
引
發

一
陣
的
關
注
和
討
論
，
兩
三
年
後
雜
誌
停

刊
、
出
版
社
停
頓
，
之
前
的
一
切
好
像
從

沒
有
發
生
，
然
後
另
一
本
雜
誌
出
現
、
另

一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另
一
系
列
的
書
，
重
複

相
近
的
話
題
和
現
象
，
直
至
他
們
又
結

束
，
香
港
文
學
永
遠
都
處
於
﹁
推
廣
﹂
的

階
段
和
狀
態
中
。

文
學
需
要
空
間
，
無
論
對
於
創
作
或
閱

讀
來
說
都
是
如
此
，
愈
深
入
的
創
作
和
閱

讀
，
所
需
空
間
也
愈
多
。
可
能
，
香
港
式

的
生
活
和
工
作
環
境
，
正
是
空
間
的
冷
血

殺
手
，
我
們
無
論
怎
樣
冷
靜
面
對
生
活
，

盡
力
抽
出
時
間
給
文
學
，
也
難
敵
外
在
世

界
的
殘
酷
殺
傷
力
，
其
實
不
可
能
有
創
作

和
閱
讀
心
目
中
的
文
學
所
需
的
空
間
，
香

港
文
學
的
斷
裂
，
有
部
分
大
概
也
是
缺
乏

空
間
的
所
造
成
。

《寫意空間》的懷念

參
觀
京
都
圓
光
寺
，
是
為
了
親
眼
見

識
、
親
耳
聆
聽
﹁
水
琴
窟
﹂。
第
一
次

聽
水
琴
音
是
在
雲
茶
境
，
品
茶
時
聽
到

從
唱
碟
機
傳
來
一
下
一
下
清
脆
的
滴
水

聲
，
驚
為
天
籟
，
前
輩
告
知
現
存
最
古
的
水

琴
窟
便
是
坐
落
在
將
訪
的
圓
光
寺
內
。

京
都
圓
光
寺
由
德
川
家
康
創
建
於
十
七
世

紀
初
，
為
臨
濟
宗
派
寺
院
。
寺
院
初
以
發
展

佛
教
、
為
一
般
人
提
供
就
學
場
所
為
目
的
，

遠
近
聞
名
，
也
是
日
本
最
早
的
學
校
。
現
在

這
裡
還
保
存
㠥
許
多
當
時
從
朝
鮮
傳
入
日
本

的
書
籍
，
和
對
日
本
文
化
出
版
史
影
響
巨
大

的
木
製
活
字
。

水
琴
窟
是
指
一
種
日
本
庭
園
裝
飾
和
樂

器
，
其
結
構
包
括
一
個
倒
轉
的
密
封
壺
，
流

水
通
過
壺
上
部
的
一
個
洞
口
流
入
壺
內
的
小

水
池
，
從
而
在
壺
內
產
生
悅
耳
的
擊
水
聲

音
，
其
音
像
鈴
聲
、
又
像
敲
擊
日
本
琴
的
琴

音
。
圓
光
寺
的
水
琴
窟
低
調
地
設
置
在
寺
院

園
庭
前
的
手
水
㢙
旁
邊
，
遊
人
可
以
湊
近
兩

管
竹
筒
，
彎
身
側
耳
聆
聽
水
琴
音—

—

叮

咚
、
叮
咚⋯

⋯

寺
院
後
山
建
有
德
川
家
族
祭
祀
用
的
東
照

宮
，
雖
因
年
月
久
遠
、
疏
於
修
葺
，
現
只
餘

殘
磚
敗
瓦
，
但
幅
員
規
模
仍
在
，
隱
約
可
見

當
日
雄
偉
之
況
。
其
旁
側
為
德
川
家
公
墓
，

碑
石
俱
為
日
文
，
未
能
考
證
德
川
家
康
是
否

真
箇
安
葬
於
此
。

圓
光
寺
還
是
觀
賞
紅
葉
的
名
園
，
遊
客
可

在
寺
院
內
廊
下
紅
氈
席
一
邊
品
嚐
京
都
甜

品
、
抹
茶
，
一
邊
欣
賞
滿
園
紅
葉
。
拜
訪

時
，
楓
葉
未
紅
，
園
庭
內
還
是
一
片
綠
，
我

們
端
坐
在
本
堂
廊
下
紅
氈
席
上
，
任
微
風
吹

落
臉
龐
，
一
陣
舒
逸
感
覺
襲
心
，
久
矣
不
願

離
去
。

圓光寺水琴窟

在中國的土地上，不知有多少座村莊，而一座村
莊的名字能夠被外界關注並記住，絕非偶然，必有其
獨特之處。尤溪有個桂峰村，就是這樣一個地方。
不過，尤溪桂峰村也不是一下子就引人關注並被

記住的，外界的目光也不是一下子匯聚而來的，而
是從歷史時空穿透過來。當我們來到桂峰村時，我
看見了四下逃竄的河流和山路，而歷史就躲在角落
裡，有的夾在門縫裡，還有的藏在牆壁中，以幽遠
的目光和神情，注視㠥我們的到來，靜聽㠥遊客的
腳步聲。歷史的呼吸聲是厚重和混濁的，桂峰村給
我的印象是熟悉和陌生的。
桂峰村位於尤溪縣洋中鎮之東北向，海拔550

米，為半高山谷地。四周群山環抱，雲霧縈繞，山
清水秀，氣候宜人，歷史上曾被譽為「山中理
窟」、「雲霞仙境」。2003年1月被福建省人民政府
授予「歷史文化名村」，從而吸引了許多遊客前來
參觀，並發出一聲聲的讚嘆。一個古村落能夠這樣
被記住，肯定有原因的。
據悉，北宋名臣蔡襄之九世孫蔡長，於宋淳祐七

年（1247年）承祖訓於此避世隱居、耕讀傳家。非
常有意思的是，自肇基以來，桂峰村全村只有一個
姓氏，即蔡氏家族，而歷史上的桂峰村，人才輩
出。據記載，明清兩代有進士3名，舉人12名，秀
才412名。解放後，中專以上達數百人之多。其中
大學生107人，碩士7人，教授、工程師多人，難怪
有「桂峰無今古，學海有後人」之美譽。
作為名門之後的蔡長，做夢也沒有想到，當年，

因金兵南侵，小朝廷偏安東南，中國的政治經濟文
化中心自北而南，而擇此地而避居隱世，後來，竟
會有一條尤溪至福州的官道從桂峰經過。桂峰村因
此成了當時尤溪內地達官貴人、商賈小販和艄排工
人往返福州的必經之地和食宿的唯一中轉站，這也
是桂峰村之所以能夠迅速成為繁華之地，並有「小
福州」之稱的原因。這真是所謂人算不如天算。

屈指數來，自蔡長以來，蔡氏子孫在此已經隱居
了760多年了。然而，這裡當年的繁華也是有記載
的，「四尋客棧五步樓，比屋弦聲樂悠悠；夢寐以
求寄居地，旅客旋步三回頭」，這是當時桂峰情景
的真實寫照。歷史證明，近800年來，蔡氏子孫在
這裡奉行「耕讀傳家，經史名世」的祖訓，才使文
化氛圍濃厚起來。蔡氏祖廟拔地而起，蔡氏因此成
為方圓百里內的名門望族。整個村落的建築風格，
均依山就勢分佈於村中的三面山坡上。層層㜫㜫，
錯落有致。村中小橋流水，曲巷通幽，真可謂旋踵
即景、移步換天。漫步村中，宛如涉足於一片夢中
仙境。許多專家學者來桂峰參觀後驚歎：「厝厝均
有文化，滿街都是歷史。」這樣的記載並非徒有虛
名，現保存完好的歷史遺跡可以見證。
不過，此地原本不叫桂峰村，而是叫「蔡嶺」或

「蔡嶺頭」，後來，隨㠥蔡氏子孫的繁衍和興盛，並
在周圍大規模開荒造田，建設村莊，鋪設石路，廣
種桂花，遂改村名為「桂嶺」。再後來，才正名為
「桂峰」，直到現在。然而，我想桂峰村之所以能夠
被授予「歷史文化名村」，肯定和朱子有關。眾所
周知，尤溪是朱子的誕生地，而中國歷史上素有
「北孔南朱」之說法。也就是說，北有孔子南有朱
熹。可見，朱子在中國歷史上的份量和重要性，而
這樣的歷史評價已經無須再多言了。換個說法，一
個能夠出聖人的地方，其厚重感和重要性不言而
喻。「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哪
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這是朱子為自己的
誕生之地所寫下的詩句。史書上記載，北宋宣和五
年(1123年)，朱熹之父朱松任尤溪縣尉，去官後寓
居於此。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朱熹在此誕生。
朱熹逝世後，縣令李修於嘉熙元年(1237年)捐資在
此修建文公祠、韋齋祠、半畝方塘和尊道堂等建
築，祀朱家父子。寶佑元年(1253年)，宋理宗賜額
「南溪書院」。由此可見，尤溪作為朱子的誕生地，

其對桂峰村的影響力不容置疑。
值得一提的是，今日之桂峰村，因為成了「歷史

文化名村」，歷史遺跡也就是景點保護完好，其
中，以蔡氏祖廟和蔡氏宗祠最有特點，蔡氏祖廟始
建於宋元時期，現存建築基本完整，地形十分獨
特，背倚青山，面朝綠水，龍脈雄偉，案堂俊秀，
地理先生稱之為「飛鳳銜書」。堂上高懸「九峰毓
秀」、「進士」、「舉人」、「文魁」、「武魁」、
「五代同堂」等匾額。三樓大廳兩側分置兩個圓
窗，寓丹鳳之雙眼。整座建築四周環有石砌走廊，
屋後有五層花台，花台溝邊左右各有一口小水井，
清泉汩汩，譽為風水的「龍眼」。可見，傳統文化
傳承濃厚。蔡氏宗祠位於石印橋上游。楣柱懸掛清
乾隆宰相、內閣大學士蔡新親筆題寫的「人心知水
源木本，廟貌報祖德宗功」的聯筒。額懸「㠥
存」、「進士」、「兄弟舉人」匾，左懸一匾，文曰
「欽命內閣大學士兼禮部侍郎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
督學院邵享豫為 文魁 同治戊辰年鄉薦中武貢生蔡
揚章立」。前左懸今人立「兄妹碩士」匾，前右懸
今人立「碩士」匾各一方等。登斯堂者，敬仰之心
油然而生。
此外，最具有詩情畫意的當屬位於村中心的「印

橋皓月」景區，四周酒肆、商店、作坊林立，酒
香、肉香、花香沁脾。置身其間，彷彿看到桂峰過
去那種繁華的景象。所謂印橋，即「石印橋」，始
建於明萬曆32年（1604年），因橋下有一方巨石如
印而得名。據了解，蔡氏自蔡長始至今已在桂峰繁
衍34代，裔孫開基發展遍及各地。承祖訓以耕讀傳
家，尤其崇文尚學，歷代儒風不衰。現存明清時期
的書齋有「玉泉齋」、「泮月齋」和「後門山書齋」
等。牆上張貼的許多科舉捷報，至今仍依稀可見。
30幾座不同建築風格、不同年代的古建築中，有一
條則是相同的，那就是突出亦儒亦官亦商的文化品
位，對後世進行㠥潛移默化的教育，影響十分巨

大。我想，桂峰村是非常具有詩意的，至少讓我印
象深刻。
尤溪之所以能出聖人，桂峰村之所以會有那麼顯

赫的家族淵源，或許和它地處閩中、戴雲山脈有
關。眾所周知，戴雲山脈為福建第二大山脈，山脈
橫貫福建中部地區，主脊貫穿尤溪，主峰海拔1856
米，雄偉挺拔，氣勢磅礡，素稱「閩中屋脊」。此
外，戴雲山自然保護區內森林茂密、群山連綿，動
植物資源豐富，珍稀動植物有蘇門羚、雲豹、豹
貓、黑熊、鵝掌楸、福建柏、油杉、黃檀等。這樣
的地區沒有不揚名的道理。不過，美譽之下的桂峰
村，一頭已經埋進歷史，另一部也逐漸凋零，如冬
天樹上的殘葉，再怎麼也看不到當年的繁華了。譬
如當年沿村中小河兩邊的店面，叫賣聲和閣樓上青
春女子的倩影已不見了，還有那晾在吊腳樓陽台上
的衣裳，包括那些途經此地，在此過夜的達官貴
人、商賈小販和艄排工人的音容笑顏。總之，昔日
的盛況已經不見了，只能憑想像去恢復當年那多姿
多彩的情景。或許，這就叫歷史。
毫無疑問，桂峰村是一顆「閩中明珠」，值得關

注。況且，它已經不只是一個姓氏或家族的注腳，
而是另有深刻的歷史價值和現代意義以及文化的延
伸。換句話說，記住一個村莊的名字是不容易的，
而一個村莊的名字會被記住更加不容易。正因為如
此，請允許我套用一句佛語來結束此文：「桂峰村
是桂峰村，桂峰村不是桂峰村，桂峰村還是桂峰
村。」桂峰村愈來愈有詩意和境界了。

方言與寫作

再為作家「醫病」

黃仲鳴

客聚

常
言
道
以
貌
取
人
，
現
在
是
以
﹁
機
﹂
閱
人
。
何

解
？
現
在
看
人
，
往
往
先
觀
察
他
用
甚
麼
手
機
，
是
用

iPhone

還
是
用A

ndroid

手
機
，
然
後
看
牌
子
，
再
看
他

還
有
甚
麼
如
電
子
閱
讀
器
或
平
板
電
腦
等
其
他
裝
備
，

或
者
用A

pps

有
甚
麼
心
得
。
綜
合
各
項
，
就
略
知
這
人
的
年

齡
、
背
景
和
消
費
取
向
。
當
然
這
是
十
分
勢
利
的
觀
人
方

法
，
但
有
時
要
在
短
時
間
內
大
概
了
解
一
個
人
，
這
些
又
是

很
有
用
的
資
訊
。

在
以
﹁
機
﹂
閱
人
的
年
代
，
我
們
的
生
活
已
在
半
知
半
覺

中
起
了
很
多
變
化
。
上
周
末
下
午
，
我
在
中
環
閒
逛
，
不
意

走
到
歌
賦
街
，
那
兒
有
很
多
老
字
號
茶
餐
廳
和
麵
店
，
也
有

新
派
的
咖
啡
店
。
我
抬
頭
，
赫
然
發
現
一
家
叫M

aison

的
新

開
咖
啡
店
，
記
起
是
個
街
坊
開
的
，
便
進
去
幫
襯
，
可
惜
街

坊
不
在
，
便
坐
下
來
喝
杯
紅
茶
，
看
窗
外
風
景
。
這
時
發
現

鄰
桌
有
一
年
青
女
子
，
中
環
行
政
人
員
打
扮
，
外
貌
很
是
討

好
，
一
個
人
吃
了
半
件
小
甜
餅
，
再
喝
杯
拿
鐵
，
手
捧
一
本

F.
Scott

Fitzgerald

的
印
刷
版
小
說
︽
大
亨
小
傳
︾︵T

he
G
reatG

atsby

︶
在
看
，
正
翻
到
三
分
一
的
光
景
。

由
於
我
半
年
前
也
看
了
這
書
，
那
一
刻
突
然
很
有
親
切

感
，
而
且
也
猜
到
她
看
到
哪
些
情
節
。
雖
然
素
昧
平
生
，
卻

有
上
前
搭
訕
的
衝
動
，
跟
她
聊
聊
。
可
惜
正
猶
豫
之
際
，
她

已
起
來
結
賬
走
了
，
不
然
可
能
會
有
一
段
有
趣
的
對
話
，
甚

至
多
交
一
個
朋
友
。

我
上
面
特
別
注
明
她
在
看
印
刷
版
小
說
，
是
因
為
我
看
的

︽
大
亨
小
傳
︾
是
電
子
版
的
。
當
天
如
果
換
了
我
是
她
，
低
頭

用kindle

或iPad

看
純
文
字
的
書
，
即
使
在
咖
啡
店
，
旁
人
坐

得
再
近
，
也
很
難
發
現
我
在
看
甚
麼
，
不
像
一
本
拿
在
手
的

紙
印
小
說
，
一
看
封
面
就
知
，
蓋
也
蓋
不
住
，
馬
上
知
道
是

不
是
同
路
人
。
當
然
在
網
上
世
界
，
我
們
交
新
朋
友
和
拓
大

社
交
圈
子
的
能
量
，
是
強
了
很
多
，
但
在
現
實
世
界
，
有
些

方
面
反
比
以
前
變
得
更
窄
更
封
閉
。

你
看
現
在
人
人
乘
地
鐵
，
都
在
埋
頭
苦
幹
更
新
面
書
、
看

電
子
報
紙
、
打
短
訊
，
對
面
即
使
遇
上
阿
爸
阿
媽
、
岳
父
岳

母
、
甚
至
沈
佳
宜
級
數
的
夢
中
情
人
，
也
不
會
知
道
，
可
能

也
不
再
重
要
。

以「機」閱人

百
家
廊

盧
一
心

年宵攤位

記住一個村莊的名字

蘇狄嘉

天空

思 旋

天地
吳康民

語絲

陳智德

留形

伍淑賢

乾坤

■談小說作法，這書值

得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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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溪桂峰村。

網上圖片


